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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家访》是黄灯继《我的二本学

生》之后推出的新作，记录了她在
2017—2022年间走访自己学生原生
家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去家
访的过程，是黄灯了解学生、梳理共
性、思索教育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个
过程的推进，被访之地的地缘风貌、
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化进程步伐亦如
画卷般徐徐展开。

《去家访》

每次外出旅行，我都喜欢带本书，
多年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静静地翻
看着书中的故事，不被周围的喧嚣所打
扰，眼睛累了，就望望远处的白云与青
山。

记得 2008 年去杭州旅行，坐了 4
个小时火车，我带了一本雪小禅的散
文集。书中的文字如雪小禅这个名字
一样，充满灵性，雅致唯美。至今记得
她书中的“银碗里盛雪”，多么美的比
喻；“三杯上马去”，多么美妙的境界。
对于深秋，她说，霜降以后，枫叶红起
来，赴死一样的红，像爱上一个人，连
命也不要了；对于冬天，她说，冬天是
一家人围着火锅看雪，是靠近温暖的

人和事情，是三五好友秉烛夜谈，是雪
天读好书、冷天喝热茶。我那时候年
轻，特别喜欢这个热爱生活、热爱写
作、灵魂里带着香气、优雅到极致的女
子，也特别喜欢她的文章，有很强烈的
治愈感。现在想想，当时之所以喜欢
她的文章，是因为她的文字触及到我
的灵魂深处，写出了我的心声，敢爱敢
恨，无所畏惧，一直勇敢向前冲。

2010年夏天，我去上海参加一个
同学的婚礼，需要从济南乘坐一个小
时的飞机。我带了一本书上飞机，刘
若英写的，印象中书名好像叫《我想跟
你走》。我很少追星，但是对于有才华
的明星，还是特别喜欢的。刘若英是

一名歌手，还是一名演员。她人淡如
菊、才华横溢，浑身散发着知性、优雅
的气息。她的散文字字珠玑、情感真
挚。她对生活的独特视角击中了我内
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引发了我的情
感共鸣。在这一个小时的旅程中，我
都沉浸在她的文字里，甚至都觉得旅
程太过短暂。

2015年，我们一家三口坐火车去厦
门鼓浪屿游玩。孩子睡着后，我拿起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书读了起
来。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将一个
女孩从13岁到31岁的心路历程刻画
得淋漓尽致。爱一个人将近20年，却将
这份爱情默默藏匿于心底，这是多么难

以理解的爱。
2018 年，我们全家自驾游去威

海。我带了一本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
上》，用来在漫长的旅途中打发时间。
小说以华北平原一个村庄为背景，采用
散点透视的笔法，试图勾勒一幅乡土中
国的精神地图。作者真实地叙述了乡
村老百姓过日子的常态，让人读后觉得
那么朴实自然。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是人生不可
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旅行中，我
已经习惯了带本书，它能让我的心静下
来。陌生的城市、无聊的旅途，因为有
了一本书而变得有意义。

带本书去旅行
◎ 岳新敏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
亲。吃过晚饭，我坐在客厅沙发上，
手捧从聊城市图书馆借来的《吹角连
营》，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不知不觉
间已过了午夜十二点，我放下书，脱
衣上床，却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
眠。书香袅袅，不绝如缕，我脑海中
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昔日读书的一幕
幕场景。

记忆中，我的阅读是从读小人书
开始的。7岁那年，我第一次读小人书
《海防小哨兵》。此后，整个小学阶段，
我阅读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历史名
人故事和红色故事等方面的小人书。
小人书里面的绘画大部分是工笔画，
人物生动、线条优美流畅。每拿到一
本小人书，我和小伙伴们就轮流看，常
常津津有味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课间
或者放学路上，我们经常为《水浒传》
连环画、《三国演义》连环画等书里的
一些英雄豪杰排名，有时还为这些英
雄排名的先后争论得不可开交、面红
耳赤。

上小学期间，我不仅看了很多小

人书，还阅读了《安徒生童话选》等童
话故事书，以及任大霖的《儿童时代的
朋友》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因为
喜爱读书，我还得过奖状呢。

升入初中后，我的阅读范围进一
步扩大，读了《故事会》《少年文艺》《儿
童文学》《读者文摘》等众多课外书
刊。我尽情徜徉在那些散发着时代气
息的经典故事和优美文章中，受益匪
浅。记得我曾陆续从村里一位藏书较
多的老教师那里借了刘鹗的《老残游
记》，巴金的《家》《春》《秋》，冯德英的
《苦菜花》，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王蒙
的《青春万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
环》等文学作品细细品读。这些书籍
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我沉浸其中，如
痴如醉。有一次中午放学回到家，母
亲把馒头和切好的茄子放到箅子上，
又往锅里添好水，叮嘱我烧火做饭。
我坐在锅台旁，一边捧着《高山下的花
环》看，一边向锅灶内加着木柴。书中
荡气回肠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以至
于有火苗蹿了出来，把锅灶外堆积的
柴火引燃了，我都没发现。后来，母亲

从外面回来，高喊了一声“着火了”，才
把我从沉醉中唤醒。当时堂屋里放着
一个大水缸，我和母亲赶紧手忙脚乱
地舀水灭火，最终及时把火扑灭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喜欢读书“惹得
祸”呀！

20世纪90年代，我考入聊城师范
学校，可以在学校图书馆借书，能阅读
的课外书籍更多了。当时，我迷上了诗
歌，经常去学校阅览室看《诗刊》《星星》
《绿风》等诗歌刊物。我将一些优美的
诗歌摘抄下来，还模仿着创作。凭借着
不懈的努力和对诗歌的喜爱，我成为聊
城市诗人协会会员，曾在《鲁西诗人》
《聊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诗歌，
记得那时同学们都羡慕地称呼我为“李
大诗人”。

如今，线上阅读、电子书越来越受
欢迎，但我对纸质书的喜爱程度丝毫
未减，经常去聊城市新华书店买书，到
聊城市图书馆借书。工作之余，捧着
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书细细品读，如
同炎炎夏日品尝一杯芳香四溢的清
茶，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读书不觉“春来临”
◎ 李学贵

谢榛见到屠侨的瞬间，感觉好
像见过这个人似的。谢榛没有想
到，掌管刑狱杀伐的刑部尚书，竟然
这样慈眉善目，这样笑容可掬。

谢先生，近来写诗多吗？
谢榛连忙回答，还行吧，一两天能

写一首。
写的是古体还是近体？
近体。律诗多一点。
屠侨认真点头。这时，谢榛猛然

想到，屠侨与玉峰上人长得有点相
似。具有佛相、佛缘的人担任刑部尚
书，去生杀予夺，是很有意思的事。继
续攀谈，谢榛得知屠侨信奉佛教时，更
是感到惊奇了。

我每天要读一个时辰的佛经，一
年到头几乎没有间断过。

大人一定很有心得了。
佛经博大精深，穷毕生精力也读

不完，只有选择又选择，才能寻得门
径，得到启迪，进而觉悟。

大人现在正看哪部经呢？
《金刚经》。此经表达了大乘佛教

的主旨：万物的总本原是无形无相的，
世间所见万物不过是本原在瞬间内虚
幻的表象。此经的结尾四句偈，道出
了此经的精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
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屠侨的讲说中，谢榛竟然萌生了
出家的念头。想想自己已五十多了，还
四处流浪，寄食权门。五个儿子已经成
人，妻子已是年老。没有我，他们也能
够混口饭吃了。但是，这样的念头一闪
而过，代替的，是虎老雄心在的强烈进

取之心。五十，离八十还早着呢。在开
封时，梁园里的一个相士说我能够狂吟
至八旬。是啊，我要好好地在红尘之中
滚爬，写出更多的好诗来。

谢榛终于发问了，尚书大人，卢楠
的案子，您打算如何处理呢？

屠侨笑一笑，说，我已让刘侍郎把
重审卢楠一案的令文发至河南按察使
司。你也许不知道，翻案的事需要一
个过程，这过程的长短，与案情的复杂
程度、办案人的背景，都有关系。

谢榛听了，轻轻地说，但愿能快一
点吧！

我会督促此案的。
谢榛说，那谢谢尚书大人了。

（未完待续）

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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